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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的宗教描写与作者的艺术构思

吴　光　正

[摘　要] 《金瓶梅词话》中的宗教描写不仅真实再现了当时的宗教生活图景 ,而且体现了

作者的艺术构思 。因此 ,对这些宗教描写进行清理有助于我们深刻体认作者的主观命意 ,对这

种艺术构思进行理论提炼 ,有助于建立中国自己的叙事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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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撰文指出 ,明清章回小说作者总是利用宗教描写来搭建时空架构 、确立叙事权威 、传达创作

意图 、预设情节走向 、完成人物设计 ,总是借助宗教描写营造象征性情节 、象征性人物 、象征性意象来提

升小说的哲学品位[ 1]
(第 34-41页)。这种神道设教在《金瓶梅词话》中是通过吴神仙 、普静禅师等一系列

具有超逸品格的宗教人物来实现的 ,具体体现为宗教关怀与创作意图 、宗教判语与整体架构 、宗教判语

与人物设计三个层面 。

一 、宗教关怀与创作意图

《金瓶梅词话》中那些超逸的高道高僧走进西门庆的深宅大院 ,劝导 、点化沉浸于欲海波涛尤其是性

欲深渊中的世俗男女 ,炼度精魂 ,超度亡灵 ,以极大的慈悲实践宗教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这种关怀实际

上是作者借神道设教 ,即借神道之口借神道故事来传达创作意图 。关于这一点 ,古人早已作了揭示。

《欣欣子序》云:“无非明人伦 、戒淫奔 、分淑慝 、化善恶 ,知盛衰消长之机 ,取报应轮回之事 ,如在目前。”[ 2]

(第 1 页)《廿公跋》云:“《金瓶梅》 ,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 ,盖有所刺也 。然曲尽人间丑态 ,其亦先师不

删郑 、卫之旨乎 ?中间处处埋伏因果 ,作者亦大慈悲矣 。”[ 2]
(第 3 页)《东吴弄珠客序》云:“《金瓶梅》 ,秽书

也。 ……盖为世戒 ,非为世劝也。 ……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 ,菩萨也;生畏惧心者 ,君子也;

生欢喜心者 ,小人也;生效法心者 ,乃禽兽耳。”
[ 2]
(第 4 页)我们今天重温这些评论 ,觉得更应该从叙事学

的立场对《金瓶梅词话》作深入的文本分析和理论提炼 。

由于玉皇庙和永福寺是作者传达宗教关怀的中心场所 ,所以这两个宗教圣地多次得到渲染并被披

上了特有的宗教光环 。作者描写永福寺时 ,特意渲染了永福寺的宗教渊源和现任长老的功行 ,目的是要

把永福寺作为安顿 、超度西门庆一家及其亲朋亡灵的地方。玉皇庙也是一个宗教圣境 ,小说有一篇韵文

极力渲染玉皇庙“只此便为真紫府 ,更于何处觅蓬莱” ,玉皇庙住持吴道官“襟怀洒落 ,广结交 ,好施舍”。

西门庆家的许多法事便是在这个宗教圣境中举行 ,或由这个道观的高道主持 ,这些法事庄严肃穆 ,充分

体现了道教对红尘有情的终极关怀 。

《金瓶梅词话》的关注中心是红尘众生的情色生活 ,因此作者采用了大量的宗教情节来象征禁欲修

持 ,渲染证道成佛。第 49回《永福寺饯行遇胡僧》 ,就是一个宗教象征:胡僧的形象实际上就是生殖器的

象征 、情色的象征。与胡僧的象征意蕴相伴随的是作者对大量宗教禁欲神话的渲染 。作品中存在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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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宣卷活动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活动 ,而且是一种宗教信仰活动 ,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这种宗教信仰活

动的描写传达出了禁欲修行的宗教理想 。吴月娘所听的那些宝卷有一个核心内容 ,就是宗教祖师抛弃

人世的种种欲望而成正果 。五祖修行的三世因果 、《五供养》所叙释迦佛观音菩萨六祖以及庞居士证道 、

《黄氏女宝卷》所讲黄氏女出家修行 ,莫不如是 。与禁欲修行宗教神话相伴随的是 ,作者通过宝卷 、道情

的宣讲传达人生短暂红尘虚无的宗教理论 ,并一再强调轮回果报的无所不在。例如 ,《金刚科仪》 、《韩湘

子传》等作品里就到处是人生虚幻的理论。

作品在强调禁欲修行的同时 ,又极力渲染西门庆 、潘金莲等人纵欲丧身的场景。胡僧送给西门庆春

药的同时一再强调:“不可多用 。戒之! 戒之 !” 可见 ,胡僧的象征功能有如《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 。可

惜 ,西门庆没有听从胡僧的劝告 ,先后与王六儿 、李瓶儿 、潘金莲试药后 ,忘情纵欲 ,最终由于用药过量 ,

脱阳而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作品写吴月娘虔诚听姑子们宣讲宝卷的同时 ,特意用对比性的笔墨写潘

金莲的纵欲行径 。第 50回 、第 51回 、第 73回 、第 74回 、第 57回的描写 ,莫不如是。

正由于西门庆和潘金莲等人沉迷欲海 ,罪孽深重 ,作者不得不通过宗教超度的方式安顿他们的亡

灵 ,并借此表达自己的宗教悲悯 ,完成对作品创作意图的整体传达。这种超度体现为两方面 ,一方面是

道教的斋醮尤其是水火炼度 ,目的在于寻求生命的延续 ,这在第 39回 、第 62回 、第 66 回中有浓墨重彩

的描写。但是所有道教的这些超度仪式都无法改变李瓶儿母子的命运 ,因为他们的罪孽已经让他们永

远陷入因果轮回之中 。李瓶儿的梦幻不仅将自己的因果轮回作了清楚的交代 ,而且预示了西门庆一家

的命运 ,这在第 58回 、第 60回 、第 67回 、第 71回有反复的渲染 。其实 ,作者在水火炼度时借助黄真人

之口揭示了李瓶儿贪图红尘欲念而种下的罪业 ,阴阳徐先生所批黑书也说明了她的轮回果报因缘 。正

因为西门庆等人已经彻底地堕入轮回网中 ,所以作者才用佛教的超度来洗刷他们的罪业 ,因此佛教的超

度最终成为表达作者慈悲的终极模式。第 100回 ,普静禅师荐拔群冤就是希望幽魂“解释宿怨 ,绝去挂

碍。各去超生 ,再无留滞” 。在这一回 ,普静禅师用偈语表达了佛教解脱轮回的慈悲心怀 。

二 、宗教判语与整体架构

《金瓶梅词话》的宗教判语主要包括命相判语和黑书祭文两部分 ,是《金瓶梅词话》故事情节的重要

组成部分 ,更是《金瓶梅词话》的一种叙事手段 ,即宗教判语体现的是叙事者的立场而非当事人的立场 ,

因而有着架构故事框架以及进行具体人物设计和情节设计的叙事功能。

翻开《金瓶梅词话》的目录 ,我们惊讶地发现 ,凡是逢九的回目都有宗教描写存在 ,这些宗教描写都

在情节发展上起着承前启后的叙事功能 。其中第 29回《吴神仙贵贱相人 潘金莲兰汤午战》和第 79回

《西门庆贪欲得病 吴月娘墓生产子》中的吴神仙为西门庆以及西门庆家族算命时所作的宗教判语 ,实际

上是对这个家族人物的总体设计 ,是对西门庆家族的兴起 、发展和衰败过程进行总结和预测 ,从而将《金

瓶梅词话》分成三个相对独立的情节架构。

前 29回主要通过潘金莲(第 1—12回)、李瓶儿(第 13—21回)、宋惠莲(第 22—29回)的个人传奇

向读者介绍了西门庆家族的境况 、西门庆诸妻妾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西门庆等人的情色欲望 。第 29

回 ,吴月娘对西门庆说吴神仙给大家算命算得很准 ,这标志着作者已经完成对西门庆家族的整体介绍。

作为一部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的长篇小说 ,巧妙地展开情节的叙事是作品成功的一半。《金瓶梅词

话》是通过作者的权威叙事 、媒婆的说媒活动以及主要人物的目光来介绍西门庆家族的。在潘金莲的个

人传奇中 ,作者先用看官听说的权威叙事语气对西门庆的家庭进行了介绍 ,而后又通过王婆 、西门庆本

人 、薛嫂对西门庆家族进行了介绍 。作者在第八回通过权威叙事介绍了西门庆家的几个人物后 ,最后又

通过潘金莲拜见西门庆众妻妾对西门庆的诸位女人进行了描写 。武二充配孟州道 ,西门庆心中石头落

地 ,请吴月娘 、李娇儿 、孟玉楼 、孙雪娥 、潘金莲饮酒 ,隔壁花太监家的李瓶儿送花给西门庆的妻妾 ,从而

引入李瓶儿传奇和宋惠莲传奇 。在这两个人物的传奇中 ,作者对西门庆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作了介

绍。西门庆的十兄弟开始登上舞台 ,西门庆的靠山也进入读者的眼帘 。前者主要是帮嫖 ,后者则在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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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事件中逐渐为西门庆的发展铺开了道路。

前 29回对西门庆家庭成员之间的各种关系都作了成功的揭示。在潘金莲的个人传奇中 ,作者展示

了潘金莲和孙雪峨 、李娇儿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李瓶儿与宋惠莲的个人传奇中 ,作者主要描写了潘金莲

担心失宠而采用一系列手段挑拨家庭人际关系 ,最终造成了自己与李瓶儿 、宋惠莲和吴月娘的紧张关

系。就连陈经济 、庞春梅这两个结局部分的主要人物与西门庆家族成员的关系 ,如春梅与孙雪娥的矛

盾 、潘金莲与陈经济的淫荡行为 ,作者也在这里作了铺垫。

前 29回还向读者展示了西门庆等人的情色欲望 ,为这些人最后纵欲而亡作了充足的铺垫 。潘金莲

和李瓶儿两个人在性欲方面存在着共同性 ,她们都为了性欲先后毒死或气死自己的丈夫 ,在孝服未满的

状态下迫不及待地嫁到西门庆家纵情遂欲。在这两个人的传奇中 ,作者设计了西门庆迎娶孟玉楼 、宇给

事劾倒杨提督两个情节 ,推迟这两个人的欲望满足 ,从而展示其无法克制的欲望 。这些描写表明 ,这两

个欲望特别强烈的女人注定要在未来的情节中展开战斗并最终死于欲海洪流中 。

如果说前 29回主要通过潘金莲 、李瓶儿 、宋惠莲的个人传奇完成了对西门庆家族的介绍的话 ,那么

第 30至 79回则主要通过展示西门庆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 ,介绍西门庆在富贵场尤其是风月场上的

忙碌身影以及西门庆最后在富贵人生的顶峰和风月人生的顶峰脱阳而亡的全过程。在这一小说的发展

和高潮部分 ,作者主要描写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为以潘李矛盾为核心的妻妾争锋 ,二为以西门庆 、李瓶

儿 、潘金莲为中心的纵欲生活 ,三为以西门庆为中心的政治生活 、经济生活和社交生活 ,四为以吴月娘为

中心的宗教生活 。

西门庆妻妾争锋尤其是潘李争宠贯穿着小说第二部分的所有情节 ,是第二部分的核心内容 。潘李

争锋由两个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为第 30到 59回 ,主要围绕着官哥而展开 。第二部分为第 60到 79回 ,

主要围绕着李瓶儿之死而展开 。吴月娘与潘金莲的矛盾构成了第 30到 79回之间的一大叙事中心 。在

潘李之争中 ,吴月娘出于子嗣的考虑基本上是护着李瓶儿的;李瓶儿一死 ,潘金莲和吴月娘的矛盾急剧

升华 ,吴月娘逐渐控制家族的话语权。孟玉楼在第二部分依然承担着一个和事佬的角色。孟玉楼依然

和潘金莲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 ,对于潘金莲的过分言行 ,孟玉楼不是保持沉默就是装聋作哑;在吴月娘

面前 ,孟玉楼不仅特别低调而且经常出面调停吴月娘与潘金莲的关系 。

西门庆妻妾争宠的焦点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权利问题 ,而是侍夜权问题 ,西门庆妻妾众多 ,却又到

处寻花问柳 ,使得这种侍夜权的争夺达到白热化的状态 。因此 , 《金瓶梅词话》展示西门庆妻妾争锋的同

时 ,也对西门庆和众多女性的纵欲生活进行了渲染 ,西门庆等人的性生活也就成为贯穿第二部分的一大

重要内容 。作者以第49回《西门庆迎请宋巡按 永福寺饯行遇胡僧》和第 69回《文嫂通情林太太王三官

中诈求奸》为间隔 ,展示西门庆的纵欲生活。第 30到 49回 ,主要围绕着官哥描写潘金莲和李瓶儿向西

门庆争宠而纵欲 ,也写了王六儿好后庭花好品箫;从第 50到 69回 ,西门庆先后和王六儿 、李瓶儿 、潘金

莲试药 ,纵情享乐 ,李瓶儿死后还移情如意儿;从第 69回开始 ,西门庆欲火被调诱起来后不顾一切地寻

求性快感 ,最终耗尽精血撒手归西 。

作者在表现西门庆的风月场的同时 ,也穿插着展示西门庆在富贵场上的生活。这种富贵生活首先

表现为西门庆利用自己的财富交接官府而获得政治地位 。需要强调的是 ,西门庆获取政治地位后受赃

枉法主要不是为了钱财 ,而是为了自己的女人和朋友 。其次表现为西门庆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本而获得

经济利益 。西门庆的富贵生活还表现在西门庆与十兄弟花天酒地的私人生活。这个生活圈一方面展示

了西门庆在这些帮闲篾片的陪同下所过的糜烂生活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西门庆的豪爽大方。前者主要

体现为生日庆典和妓院鬼混中的无度挥霍 ,后者则体现为西门庆对弟兄们的接济。

作者表现西门庆风月场和富贵场上的纵欲生活和奢侈生活的同时 ,也以吴月娘信奉佛教来对世俗

生活进行反拨 ,并对结局部分的宗教救赎作了铺垫 。第 39回 ,吴月娘听尼僧说经 ,正式接受佛教禁欲理

论和果报理论。此后 ,她一直在听姑子们宣讲宝卷 ,书中记载的活动有:听《金刚科仪》 ,听《五供养》 ,听

《佛顶陀罗经》 ,听《明悟禅师赶五戒》 ,听《黄氏女宝卷》 。道长募修永福寺 ,吴月娘甚至借机劝西门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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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来由没正经养婆儿没搭煞贪财好色的事体少干几椿儿也好” 。

第 29回和第 79回的宗教判语对西门庆家族的命运进行了预测 ,吴神仙替吴月娘圆梦 ,指出了西门

庆死后的情节走向:“大厦将倾 ,夫君有厄;红衣罩体 ,孝服临身;攧折了碧玉簪 ,姊妹一时失散;跌破了菱

花镜 ,夫妻指日分离 。”第 79回后的情节完全按照这些预测展开 ,并在第 100 回通过普静禅师解释冤魂

完成了对小说人物的交代 。

小说以第 89回《清明节寡妇上坟 吴月娘误入永福寺》为叙事上的分界点 。第 80 至 89 回 ,除了第

80回交待丧事 、第 81回交待西门庆财产去向外 ,主要写潘金莲与陈经济宣淫纵欲最后魂归永福寺 。第

89回后的情节主要描写陈经济折磨西门大姐将家业败光后与庞春梅纵欲宣淫并因此而丧身 。小说在

叙述潘金莲 、陈经济 、庞春梅的纵欲生活史的同时 ,穿插着交代了西门庆产业的败落和家属的风流云散。

通过上文的分析 ,我们发现 , 《金瓶梅词话》中的宗教描写是该小说情节的自然分界点 ,小说由此分

成若干个情节单元 ,并传达着相关的创作意图 。第 29回和第 79回的宗教描写不仅对相关人物和相关

情节进行了设计 ,而且将整个小说分成了兴起 、发展和结局三个情节架构 。在后两个情节架构中 ,作者

又通过宗教描写将小说分成了若干个情节单元。第 39回是小说人物寄托宗教期盼的开始 ,西门庆为官

哥寄名打醮寄托着长生不死的道教梦想 ,吴月娘听尼僧说经宣扬了佛教的禁欲思想和果报思想 ,以后的

情节基本上是朝着这两个宗教逻辑发展的:第 49回 ,作者通过描写西门庆永福寺遇胡僧这一象征性的

情节传达了对色欲的基本看法 ,这一情节犹如《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对人物进行了度化;第 69回 ,亲人

在纵欲生活中已经受害死亡 ,自己的身体已经受到严重损伤的西门庆 ,开始了新一轮的猎艳纵欲历程;

第 79回 ,西门庆终于过度服用胡僧的春药脱阳而死 ,胡僧“戒之戒之”的声音成了绝响;第 59回 ,阴阳先

生为官哥看水碗宣告了道教梦想的破灭并转而宣示了佛教的因果轮回;到第 89回 ,我们看到了庞春梅 、

孟玉楼祭奠魂归永福寺的潘金莲;到第 100回 ,我们看到了普静禅师在永福寺为众多冤魂解冤 。

三 、宗教判语与人物设计

除了第 29回 、第 79回这两次最为重要的命相描写外 , 《金瓶梅词话》还在多处对相关人物的命相作

了描写。这些描写和作品中的宗教祭文一样 ,除了使得情节更加摇曳多姿外 ,主要是用来表达作者对有

关人物的设计。这一叙事意图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 ,显示作品的人物架构 ,将人物分成两个层

面 ,用以体现男性世界的长幼之别和女性世界的正副之别;另一方面 ,则是通过宗教判语揭示人物的形

貌 、性情和命运 ,在对这些特性进行总结和预测的同时传达着作者的创作意图。

作者不仅先后两次安排吴神仙为西门庆算命 、看相 ,而且先后设计了两篇祭文为西门庆盖棺定论。

在同一场合 ,吴神仙只为诸妻妾看相 ,而对于西门庆 ,作者安排吴神仙既为他看相 ,又为他推八字 ,比起

为众妻妾相面 ,吴神仙看西门庆的面相更细致 ,他观察了西门庆各个部位的命相 。作者这种安排 ,是为

了通过宗教判语把自己对西门庆和西门庆家族的设计向读者进行全面的传达。作为子辈 ,作为次要人

物 ,作者只分别安排宗教人物为官哥和陈经济算了命或看了相;作为结局中的主要人物 ,尽管第一次全

家算命时陈经济已经到了西门庆府上 ,但作者还是把他的宗教判语单独安排在结局部分。下面具体

分说 。

第 29回 ,吴神仙不仅给西门庆推算了未来的命运 ,而且还给他看了面相 、手相和行相 ,分别作了三

次评判;第 79回 ,吴月娘想起吴神仙“原相他今年有呕血流脓之灾 ,骨懈形衰之病” ,于是把这位又行医

又卖卦的吴神仙请来 ,吴神仙不仅给他算了命 ,而且还替他演禽星;第 80 回 ,报恩寺僧官做水陆道场时

应伯爵等人为西门庆作了一篇祭文 ,发引日僧官起棺时也念了一通祭文。

吴神仙第一次为西门庆算命 、看相 ,既是对西门庆以往行为的总结 ,也是对西门庆未来命运的预测 ,

第二次为西门庆算命演禽星 ,宣告了西门庆的死亡 ,实际上也是对西门庆命运的最后总结。另外 ,吴神

仙替西门庆诊脉后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至于丧事过程中的两通祭文 ,都是以叙事者的立场而非当事

人的立场来写作和宣读的 ,传达的并不是当事人的判断而是作者的带有游戏意味的判断。在实际的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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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场合 ,这两通祭文都不可能出现 ,因为前者是明显的恶意戏谑 ,后者完全否定了死者一生的所有作为 ,

并对生者有所亵渎。

陈经济将家道败光之后成了叫花子 ,在水月寺晓月长老处做工的侯林儿收留了他 ,白天让他在工地

上做活 ,晚上就拿他泄欲 。水月寺叶头陀善麻衣神相 ,他替陈经济相了一相 。这一次算命是陈经济人生

的转折点 ,也标志着叙事中心将由西门庆家转移到庞春梅家 。作者通过叶头陀的算命 ,对陈经济以往的

命运和行为作了总结 ,也对陈经济的未来作了预测 ,也宣告了陈经济和庞春梅是结局部分的主要人物。

作者还通过命相描写的多寡来显示《金瓶梅词话》女主人公在作品中的重要性 ,既向读者表明吴月

娘 、潘金莲 、孟玉楼 、李瓶儿是作品中的主要角色 ,也向读者传达了自己关于这些角色的相貌 、性情和命

运的设计和安排 。

吴月娘先后算了三次命 ,每次都是在情节转折的重要关口。第一次看相是在第 29回 ,作者完成了

对西门庆家族的介绍 ,特意安排吴神仙为吴月娘等人看相。这次看相时侧重的是吴月娘的长相和命运。

第二次看相安排在第 46回 ,吴月娘的性情得到详细的展示 ,吴月娘信佛行善的宗教行为也得到了详尽

的渲染并被作为一种创作意图体现于相关的情节中。所以乡里卜龟儿卦的老婆子为吴月娘算命时 ,就

特意增加了这两方面的内容。第 79回 ,吴神仙替吴月娘圆梦 ,实际上是作者通过宗教判词传达西门庆

家族的命运。可见 ,作为西门庆家中的女主人 ,宗教人物给吴月娘下的三次宗教判语是根据情节的发展

而增加相关内容的 ,这些内容除了对吴月娘的相貌 、性情和命运作了揭示之外 ,还先后对有关的情节和

创作意图作了交代。

潘金莲算了两次命。第一次算命 ,作者安排在潘金莲的个人传奇结束之时。潘金莲的个人命运和

个人性情已经得到揭示 ,潘金莲与孙雪娥 、李娇儿的矛盾已经展开 ,其宗教判词是对这些描写的总结 ,同

时还对下文的相关描写作了预测。潘金莲的第二次宗教判语出现在第 29回 ,此时作者已经完成了对西

门庆家族的介绍 ,此前尤其是此后的叙事中心之一便是潘金莲与西门庆淫荡的纵欲生活 ,作者甚至在吴

神仙看完相后便写潘金莲兰汤午战 。吴神仙的判语指出了潘金莲的淫荡以及由淫荡而带来的灾难性后

果。第 46回妻妾笑卜龟儿卦(不仅有判词而且还有卦相),潘金莲对算命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一段关于潘

金莲悲剧结局的谶语 。别人都请老婆子卜了卦 ,潘金莲在众人中 ,却没有参与卜龟儿卦的活动 ,她说:

“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 ,算不着好。想着道士前日打看 ,说我短命哩 ,怎的哩 ! 说的人心里影影

的。随他 ,明日街死街埋 ,路死路埋 ,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

李瓶儿先后算了三次命 ,第一次出现在作者完成对西门庆家族的介绍的第 29 回 ,吴神仙对她的相

貌和命运作了判断。第二次算命为第 46回的妻妾笑卜龟儿卦 ,这时作者已经对李瓶儿的性格作了充分

的刻画 ,所以乡下卜龟儿卦的婆子为这位正月十五日午时生属羊 27岁的李瓶儿所算的命 ,除了补充对

其命运的预测外主要是对李瓶儿的性格进行评判 。第三次算命为第 61回李瓶儿血崩跌倒在地之后 ,主

要对其悲剧命运以及造成这种悲剧命运的原因作了揭示 。在李瓶儿的丧事期间 ,作者还通过阴阳先生

看黑书和僧(道)俗两界人物为李瓶儿做祭文的方式对李瓶儿的人生进行盖棺定论。黑书判词用佛教的

因果报应说明李瓶儿今生悲剧命运的前世因缘 ,也说明了李瓶儿转世投胎的命运而对第 100回普静禅

师解释冤魂的情节作了铺垫。而僧(道)俗两界人物则通过宣读祭文的方式对李瓶儿的为人作了评判。

由祭文内容可知 ,作者对李瓶儿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

孟玉楼也先后算了三次命 ,分别出现在第 29回 、46回和 91回 。第一次看相时 ,作者尽管已经完成

了对西门庆家族的介绍 ,但对孟玉楼的描写并不多 ,所以命相判词只是对她的长相和命运作了评判;第

二次算命时 ,作者已经完成对孟玉楼性格的塑造 ,所以命相判词除了总结 、预测其命运外 ,主要对她的性

格作了评判;第三次算命发生在孟玉楼改嫁前夕 ,是对孟玉楼命运的预测 ,也是作者对孟玉楼命运的重

新安排:由于离开了西门庆家 ,孟玉楼的命相相对于以前在西门庆家所看的卦相和卦辞发生了许多改

变 ,判词指出她的富贵命的同时说明她的子息将有所变化 ,即由原来的“济得好 ,见个女儿罢了 ,子上不

敢许”改变为“有一子 、寿终 、夫妻偕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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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李娇儿 、孙雪娥 、大姐 、春梅等人 ,作者只安排宗教人物为她们下了一次判语 ,而且只让吴神仙

给她们看了一次相 ,没有为她们推八字 。这些人物的宗教判语相比于吴月娘等人 ,显得特别简单 ,这不

仅表明这些人物的命运相对简单 ,而且表明她们是作品中的次要人物 。

第 29回 ,作者完成对西门庆家族的介绍后 ,安排吴神仙给西门庆全家看相 ,对李娇儿 、孙雪娥 、大

姐 、春梅的形貌 、命运和性情作了总体设计。在这四人中 ,李娇儿和孙雪娥的相貌 、命运和性情已经得到

充分表现 ,其宗教判词既是对她们的相貌 、命运和性情的总结 ,也是对她们未来命运的预测。而西门大

姐和庞春梅这两个人却未得到充分展示 ,她们主要活跃于第 79回西门庆死后的情节中 ,因此她们的判

词主要是对她们的命运的预测 。正因为如此 ,吴月娘在看完相后指出:“相的也都好 ,只是三个人相不

着。”这相不着的三个人中便有西门大姐和庞春梅 。两相比较之下 ,庞春梅虽然没有吴月娘 、潘金莲 、李

瓶儿和孟玉楼重要 ,但是 ,她比起李娇儿 、孙雪娥 、西门大姐来 ,显然重要的多 。所以作者还特意安排有

关情节对庞春梅作了渲染 。吴月娘对西门庆说:“相春梅后日来也生贵子 ,或者只怕你用了他 ,各人子孙

也看不见 。我只不信说他春梅后来戴珠冠 ,有夫人之分 。”“有珠冠只怕轮不到他头上 。”春梅听到后特别

生气:“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量。' 从来旋的不圆砍的圆 ,各人裙带上衣食 ,怎么料的定?

莫不长远只在你家做奴才罢!”春梅的话在第 79回后确实应验了 ,所以说 ,春梅的话和潘金莲的话一样 ,

是对自己命运的一种预测 ,而这种预测实际上就是作者对春梅的具体设计 。

通过上文的文本解析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金瓶梅词话》中的宗教描写是经过作者精心设计的 ,是

作者用来进行艺术构思的一种手段 ,对这种手段进行理论提纯 ,有助于帮助我们建构中国自己的叙事学

理论;我们也有足够的信心通过梳理这些宗教手段来贴近作者的心灵世界 ,反思许多现代学术视野尤其

是现代价值观念笼罩下的学术观点 ,达到对作者的同情之理解 ,实现对文本的还原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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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igious Description of The Golden Lotus

and the Author' s Art Idea

WuGuangzheng

(Schoo l o f Humanity , Central Academy of F ine A rts , Beijing 100102 , China)

Abstract:The religious description o f The Golden Lotus not only reproduced the scene of t rue

relig ious life at that t ime , but also expressed the author' s art idea.The refore , it is helpful fo r us not

only to understand the author' s subjective view points by going though the religious descript ion , but

also to build Chinese ow n nar rative theo ry by refining the art idea theoretical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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